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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摇摇言

李德龙同志的《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文集》正式出版了，

作为这个研究领域的同道，十分高兴，向他表示祝贺，并希望他

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我与德龙同志相识是在 员怨愿猿年，当时，他还在跟随我的
好友著名史学家宁可先生读硕士研究生，当年成立了中国敦煌

吐鲁番学会，季羡林先生任会长，宁可先生任副会长兼秘书

长，我作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敦煌藏文文献的学人，参与了学

会的部分工作，德龙同志有时受宁可先生所托与我联络些事

情。三年之后，德龙同志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任教，与

我成了同校的同事，后来，他在教学之余翻译了日本学者冲本

克己、木村隆德、原田觉、西冈祖秀、岩崎力诸君研究敦煌藏

文文献和中国佛教的学术论文，陆续发表在西藏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由我组稿并主编的《国外藏学译文集》（已出版员怨辑）
中。作为文章的译者，德龙同志与我的接触机会更加多了

起来。

在与德龙同志的交往中，我体会到他是一位接受过严格系

统专业训练、聪颖智慧、极有些才气又肯于用功的青年，当初

我就觉得他会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成就。果然不出所料，他撰写

的源万余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试论唐后期寺院经济的特点》被
台湾学术界选为优秀佛教学论文，编进《中国佛教学术论典》

全文出版。他撰写的圆郾缘万字的《敦煌写本〈授戒牒〉初探》
一文，不仅以真实的敦煌资料匡正了学者对于度牒、戒牒性质

的模糊认识，也纠正了日本研究中国佛教的权威学者中村元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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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现存最早度牒为明代”这一欠妥的说法，该文在圆园世纪
怨园年代初发表在后来成为他博士生导师的王锺翰教授庆祝诞辰
愿园周年学术论文集中，至今员远年无人对他的观点提出任何异
议，说明他言之有理。

德龙同志研究的重点一度集中在唐代寺院经济方面，他于

员怨怨缘年发表的《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寺院僧尼财产世俗化》、《唐
代寺院经济与佛教宗派》等论文曾被一些复印资料专刊所转载，

也被部分学者在专著中多次引用。尤其是他对禅宗在唐武宗灭佛

后的兴起，能从各种佛教宗派对寺院经济的依赖程度上来考察，

在理论方法上有所突破。

由于工作在中央民族大学，德龙同志也注重研究与民族相关

的学术论题，他先后撰写了《敦煌遗书 杂愿源源源号研究———兼论
唐末回鹘与唐的朝贡贸易》、《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

献的研究》、《敦煌遗书〈茶酒论〉与藏族寓言故事〈茶酒仙

女〉》等一系列论文，使不少从事回鹘（维吾尔）、吐蕃（藏

族）等民族历史、文化研究的学者从中受到了不少启发。

由于德龙同志脚踏实地的研究工作以及每文必有新见解的成

就，不仅使他在国内敦煌学界、佛学界有了一些影响，而且也受

到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圆园世纪八九十年代，季羡林先生集全
国众多敦煌学专家编写的《敦煌学大辞典》，诚邀德龙同志撰写

其中近圆园园个辞条，可以说每一条都是一个新创造，因为以前没
有任何一本哪怕是再小的敦煌学辞典。德龙同志也作为敦煌学者

被列专条登载在辞典之中。新世纪伊始，日本大东文化大学、东

洋研究所、歧阜圣德学园大学等单位，闻知德龙同志在敦煌学、

佛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先后邀请其赴日讲学。德龙同志在异国

他乡用日语为几所日本大学的教授会、研究生做了《敦煌汉文

佛教文献的价值》的学术演讲，并回答了日本学者提出的各种

问题，为我国学术界争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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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所知，德龙同志是国内较少的几位通读过英、法和中国

国家图书馆所藏全部汉文敦煌文献缩印胶片的学者之一，因此，

他对敦煌文献的了解是比较全面的，他撰写的数万字的《千古

文化的百科全书———漫谈敦煌文献》，是一篇典型的专家普及敦

煌文献知识的力作，既通俗好懂，又不失学术水准。

其实，德龙同志在上大学之前是从事新闻工作的，大学毕

业以后从事历史学专业，而他的学术兴趣也是非常广泛的，决

不仅仅局限于敦煌学与佛教研究领域，他曾撰写并出版了《汉

初军事史研究》（圆园万字），《黔南苗蛮图说研究》（圆缘万字）
等学术专著，曾经翻译并出版《古代中国的思想》（员怨万字）、
《中国古代史论稿》（源园万字）、《中国华南民族社会史研究》
（源园万字）等学术论著。圆园园园年，他继著名学者潘光旦（仲
昂）、陈述两老先生之后，以历史学教授的身份担任中央民族

大学图书馆馆长，果然不负前人所托，先后完成了多项古籍文

献的研究整理工作，现已见到的正式成果有他主编的《国家图

书馆藏历代日记丛钞》（圆园员册）、《中国民族问题档案资料集
成》（员圆缘册）《新疆巡抚饶应祺稿本文献集成》（猿愿册）等
等，卓然有成！

面对德龙同志的这些学术成果，我作为同事、同行，十分欣

慰和感慨。我相信，德龙同志还会不断努力，勤奋钻研，刻苦工

作，还会有更多的新成绩展示给他的老师和他的学生。

最后我想说的是德龙同志曾经师从我所崇敬的著名清史大家

王锺翰先生，他从王先生身上不仅学到了丰厚的清史、满文等专

业知识，更继承了钟翰先生忍辱为学、孜孜不倦、不屈不饶的精

神和为人厚道、谦恭尊让的美德，德龙同志曾经把钟翰先生的

《甲丁日记》（员怨缘源—员怨缘苑）手稿影印出版。如今，锺翰先生已
经作古数年，德龙同志的文集出版在即，泉下有知，当以为慰。

鄙人不才，愿意略述数语，以为序文，兼作纪念。不由得记起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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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锡《西塞山怀古》一诗中有句：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于中央民族大学

圆园园怨年愿月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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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摇摇序

作为一名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来说，将自己多年的研究成果

结集出版，如同一位学生通过努力考出了令人鼓舞的学习成绩一

样、又像一位农民在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之后获得丰收一样，充满

喜悦。

回顾我的学术历程，似乎有些“见异思迁”、“随波逐流”，

用褒义的词汇形容，也可以说自己就像一名游击队员，在史学研

究的阵地上灵活作战，而且间有战果。

在读大学之前，“文革”尚未结束，十六七岁的我，高中还

未读完，就像初生的牛犊一样，创作了不少的诸如相声、快板

书、锣鼓词之类的文艺作品，提供给群众演出队在北京乡间到处

表演，甚至居然敢于抒写“诗歌”投稿于《北京文艺》等杂志，

并且偶有发表。高中上了一年半，就算毕业了，提前参加工作，

成了一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农村组的通讯员，在全国普及大寨县

的热潮当中，奔跑于北京远郊九县，当时被称为“土记者”，采

访生产队长、宣传劳动模范，发表了十几篇新闻通讯。记得员怨
岁那年（员怨苑远），竟然身背录音机，采访了唐山大地震灾害之后
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慰问北京郊区插队知青的国务院副总理乌兰

夫，制作了一组录音新闻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对郊区农村广

播”节目里播放，并同时将自己写好的新闻稿件在《北京日报》

上发表。现在想来，当时自己真是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员怨苑苑年恢复高考，我的初中班主任朱（健增）老师（后任
国家新闻出版署人事司司长）知道我在报纸、电台发表了一些

小文章，叮嘱我一定要报考新闻专业。可是，在离高考还有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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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月的一天，我在驻队公社机关食堂吃饭时，一位公社教育革命

领导组的董（泰昌）老师不经意地对我说，“听说你要考文科，

可你知道唐太宗叫什么吗？”我没有底气地回答：“是不是叫李

世民？”董老师又问：“那唐太宗他爸爸叫什么？”我答不上来

了。说实话，从我上小学二年级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直到员怨苑缘年离开中学校门，从来没有正经上过
一节历史课，我哪能回答董老师的问题，便反问董老师：“您知

道吗？”董老师不屑地对我说“我当然知道，唐太宗叫李世民，

他爸爸叫李渊，我还知道他爷爷叫李虎呢！”董老师是“文革”

前北京市重点中学的老高三毕业生，在人民大会堂听了周恩来总

理的一次报告后，自愿到农村当了一名教师，他的学问功底很

好。我那顿饭没吃完就一头扎进宿舍，下定决心要考上大学，不

学别的，就学历史！第二天，立即到原来读书的中学和老师家里

寻找历史课本，但是，在员怨苑苑年的北京郊区，怎么也找不齐一
套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教科书。没有办法，只有夜以继日地拼

命背诵政治、练习作文，后来在高考中，由于我的这两门分数较

高，终于在当年北京市录取率圆苑：员的情况下，如愿以偿地被北
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录取，开始了历史学科

的学习。当一个人带着强烈的愿望从事一个专业的学习时，他绝

对会不遗余力，苑苑级大学生几乎人人如此，我这个亟需恶补历
史知识的人更是夜以继日都在拼命地吸允着历史专业的营养，玩

命读书自不待言，为了学习常常是通宵达旦。一二年级两门通史

课学完之后，从大学三年级我们系开设了员愿门选修课供学生选
学，我自然是多多益善，只要有时间就去听各种专业选修课。记

得我选修了由北京大学王永兴教授在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开设的

“敦煌文献研究”和北京大学张广达先生在我校开设的“国外敦

煌学与中亚历史”的讲座以及本系宁可教授开设的“中国古代

社会经济史”等课程，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了敦煌吐鲁番

圆　 　 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文集　 　



文献，热爱上了敦煌学。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就是《从西州退田

文书看唐代均田制的演变》，毕业时获得了学校首届学生优秀毕

业论文二等奖。从此，我对敦煌学、佛教学的兴趣更加浓厚。

员怨愿远年考上了宁可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三年间饱览了全部
英藏、法藏和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汉文敦煌文

献的缩微胶片，写出了数千张资料卡片，为后来编辑《英藏敦

煌文献》（汉文非佛经部分，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员缘册）
奠定了基础，也积累了大量的学位论文资料，我的硕士学位论文

就是利用敦煌文献资料，对唐后期佛教寺院经济进行探讨，题目

是《试论唐后期寺院经济的特点》，由于论文材料准备充足，在

毕业答辩时，以著名教授何兹全先生为主席的怨名答辩委员会委
员给与了一致的好评。后来，这篇源万多字的论文作为优秀佛教
学术论典在台湾全文刊载。

硕士研究生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任教，

最初几年，仍和我的导师宁可先生、中国佛教协会的周绍良先

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张弓先生、宋家钰先生和北京

大学的荣新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沙知教授以及我的师兄首都

师范大学的郝春文教授、我的师弟徐庆全等学者一起编辑大型敦

煌资料丛书《英藏敦煌文献》，众多学者或各自查阅资料，分析

一件件千余年的敦煌文献，或一起开会，畅所欲言，共同研讨每

一件英藏敦煌汉文文献名称、性质。其间，我也在教学之余，撰

写了两篇敦煌文献研究的论文，一篇是《敦煌写本〈授戒牒〉

初探》，一篇是《敦煌遗书杂愿源源源号研究—兼论唐末回鹘与唐的
朝贡贸易》。此间还撰写了《唐代佛教宗派与社会经济》，也是

利用敦煌佛教寺院文书，探讨佛教宗派形成演变的论文。另外，

通过近员园年整理敦煌文献的感受，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愿望，
就是要把富有中国古代文化的内涵的敦煌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因

此应北京燕山出版社之邀，撰写了《千古文化的百科全书———

猿　 　 自　 序　 　



漫谈敦煌文献》的长文，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敦煌文献的丰富内

容及其宝贵价值。

由于自己在学术上的“见异思迁”，到了圆园世纪怨园年代后
期，受中国军事科学院的邀请，与同室好友刘曙光一起，参加了

《中国军事通史》的研究项目，撰写出了《中国军事通史·西汉

卷》和《汉初军事史研究》两部著作，研究领域从隋唐向前跳

到了西汉。怨园年代末到日本留学，回国后考上了著名清史、民
族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又开始攻习满文，并在

《清史稿》、《清实录》以及《清史列传》等文献中苦读，最后

选定了清代的南方少数民族文献《苗蛮图》作为研究对象，撰

写并出版了《黔南苗蛮图说研究》的专著，研究领域又从西汉

跨到了清代。

虽然如此，大学本科和硕士研究生期间所钟爱的敦煌文献和

佛教寺院经济的研究，始终没有彻底放弃，在各个阶段的教学和

学术研究当中，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一直在魂牵梦绕在我的心

间。就在我从事西汉军事史和清代民族史研究的过程中，我还是

撰写了《论日本学者对敦煌古藏文禅宗文献的研究》、《敦煌遗

书〈茶酒论〉与藏族寓言故事〈茶酒仙女〉》等论文，同时翻译

了《敦煌发现的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冲本克己著）、《吐蕃译

经史》（原田觉著）、《敦煌出土藏文禅宗文献的性质》（木村隆

德著）、《敦煌藏文禅宗文献目录初稿》（木村隆德著）等日本学

者研究敦煌文献在论著近猿园万字，分别发表在《国外藏学研
究》等书刊上。圆园园圆年远月，我受日本大东文化大学教务委员
会委员长冈田洪二教授的邀请，到该校及东洋大学举办学术讲

座，我讲演的题目是《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价值》。由日本佛教

团体支持的岐阜圣德学园大学，是我曾经留学的学校，听说我正

在日本举办学术讲座，又是专门讲述敦煌佛教文献，于是特邀我

到岐阜去讲演，我的讲演日文原稿全文登载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

源　 　 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文集　 　



的学报《大东亚洲学论集》第源号上。
圆园园园年源月我担任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第八任馆长一职，
还是由于我在史学道路上的“见异思迁”，当我见到图书馆内有

许多珍贵的民族古籍之后，便开始了民族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

作，首先撰写了圆万多字的《乾隆御笔〈平定西域战图〉考》
的论文，对乾隆年间在法国印制的铜版画《平定西域战图》进

行了详细考证，这项研究成果当时在国内还是首次发表。接着又

对清代的民族文献《御制外苗图》、《黔南苗蛮图说》等文献进

行研究，先后发表了七、八篇论文，并以“清代民族图册综合

研究”的课题投标教育部重大项目而一举中标，进行了长达猿
年的古代云南、贵州民族专题研究。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曾经组织全国众多专家学者，

进行了历史上最为全面、最为科学的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

我发现，那次持续了几十年的大规模民族调查和民族识别工作的

档案及其成果，全部保留在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之中，于是，我

又用两年多的时间，整理、编辑出版了员圆缘卷的当代民族文献丛
书《中国民族问题资料档案集成》，如果说学术研究领域的时间

跨度，似乎是从公元前猿世纪的西汉，来到了圆园世纪的新中国。
由于我在学术上喜欢“见异思迁”，我在从事民族文献研究

的同时，还曾接受国家图书馆的邀请，承担了国家图书馆馆藏

《历代日记丛钞》大型古籍文献的研究整理项目，历时两年半，

组织力量并亲自动手对数百种古代文臣武将、驻外使节、驻藏大

臣等人的珍贵日记进行版本鉴别、作者研究和价值分析，最后形

成了圆园员卷的古籍文献丛书，圆园园愿年由北京学苑出版社正式出
版。

虽然如此，对于古代敦煌文献的研究，始终难以割舍，不但

在教学中为研究生开设了“敦煌学基础”、“敦煌文献研究”等

专业课程，也曾赴韩国忠南大学等地进行敦煌佛教的讲座，现

缘　 　 自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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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取得了项目经费准备将自己的部分学术论文结集出版时，

我首先想到的还是敦煌文献与佛教的研究，于是，便有了本书的

问世。

这部文集共收集了员园篇研究敦煌文献和佛教方面的文章，
大部分曾经在一些书刊上发表，这次结集出版时，在内容上未作

修改，少数文章的个别文字作了一些修订，因此保持了员园多年
前、圆园多年前的原貌。正因为如此，这些文章在带有旧时学术
水准的同时，也一定带有自己学术研究还较稚嫩的特点，有些研

究或许还不够深入，结论还不够成熟，语言文字方面也许存在不

少错误，对于这些不足之处，恳请希望专家、学者不吝赐教，我

将十分感谢。

作者序于中央民族大学社区员怨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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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敦煌写本《授戒牒》初探

在数万件的敦煌遗书中，较完整地保存了几十件沙州（今

甘肃敦煌）寺院为男女佛教信徒授戒的写本文书《授戒牒》。①

这些《授戒牒》多数首尾完整，书写清晰，格式规范。每件牒

文上均有千佛印或僧官印信，除一件尾缺者外，其余都有传戒师

的署名。牒文涉及的年代，从北宋太祖乾德二年（怨远源）至太宗
雍熙四年（怨愿苑），前后二十四载。因此，这批文献是宋初沙州
寺院授戒活动的真实记录，为我们探讨宋初沙州地区的佛教状况

及僧俗大众的社会生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佛教认为：“一切众生，初入三宝海，以信为本；住在佛

家，以戒为本。”② “夫受戒者，超凡鄙之秽流，入圣众之宝位

也。”③ 可见，释家十分重视戒律问题，将授戒、守戒看得无比

重要。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授戒又是俗人出家或在家从佛修行

的关键步骤之一。授戒既是佛教内部的重要活动，又反映着世俗

百姓的某种社会意识形态，揭示着一般民众的社会生活，因此，

研究授戒问题具有探求僧、俗社会生活的双重意义，对弄清历史

发展的本来面貌大有裨益。本文打算首先对有代表性的几件沙州

寺院的《授戒牒》文书进行考释，澄清前人对《戒牒》、《度

①

②

③

英、法所藏敦煌遗书中，有沙州《授戒牒》猿缘件，本文仅以这些资料为对
象进行探讨。

《菩萨璎珞本业经》下，载《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略称《大正藏》）第

圆源册员源愿缘号第员园圆园页中。
《大正藏》第源园卷第员愿园源号《四分律删繁补缺行事钞》卷上之三，〈受戒

缘集篇〉，第圆源页中。



牒》的模糊认识，然后对宋初沙州寺院的《授戒牒》进行整体

研究，最后谈谈沙州《授戒牒》所反映的社会问题。不妥之处，

渴望方家指教。

一、沙州《授戒牒》考释

日本佛教史专家中村元在其巨著《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指

出：宋初规定，僧尼死后，度牒、戒牒、六念等凭证，需由寺主

及地方公人予以作废，还俗者、逃亡者一样，因此，很少有古度

牒存在。① 照中村的说法，戒牒、六念等佛家文献同样很少留传

至今。的确，在浩如烟海的佛教载籍中，度牒、戒牒等文书实属

罕见，如果没有敦煌遗书的面世，今人简直无法弄清戒牒等文书

的原貌。几十件沙州《授戒牒》写本，本身就具有十分重要的

资料价值。通观几十件沙州《授戒牒》，其形式与内容大体一

致，许多戒牒除授戒时间、授戒弟子及戒品不同外，文字几乎相

同。为了具体了解戒牒的实相，现根据敦煌遗书的缩微胶片，将

几件典型的沙州《授戒牒》移录于下，并对戒牒中的难解词汇

进行考释，然后谈谈戒牒与度牒的区别。

（一）杂缘猿圆乾德二年五月廿三日沙州三界寺授娘子张氏五戒牒②

员郾南澹部州〈员〉娑诃世界〈圆〉沙州三界寺授五戒牒〈猿〉
圆郾授戒女弟子〈源〉娘子张氏

圆　 　 敦煌文献与佛教研究文集　 　

①

②

中村元《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册，第二篇第二章第五节，天华出版有限公

司版，员怨愿源年缘月。
以下录文均以缩微胶片为准，以杂代表斯坦因携至英国的文书，孕代表伯希

和携至法国的文书。



猿郾牒得前件弟子，久慕良缘〈缘〉，夙怀善意，求
源郾出尘〈远〉之捷径〈苑〉，祈入圣〈愿〉之广途，遂乃离火
缘郾宅〈怨〉之苦空〈员园〉，向无涯之觉路〈员员〉。吾今睹
斯真

远郾意，方施戒条〈员圆〉。仍牒知者，故牒。
苑郾乾德二年五月廿三日
愿郾奉请阿弥陀佛〈员猿〉为坛头和尚。〈员源〉
怨郾奉请释迦牟尼佛〈员缘〉为教授阿阇梨。〈员远〉
员园郾奉请弥勒菩萨〈员苑〉为羯磨阿阇梨。〈员愿〉
员员郾奉请十方诸佛〈员怨〉为证戒师。〈圆园〉
员圆郾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圆员〉为同学伴侣〈圆圆〉
员猿郾授戒师主释门僧正赐紫道真。

（二）孕猿圆园苑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八日沙州三界寺授李憨儿八
戒牒

员郾南赡部州娑诃世界沙州三界寺授八戒牒
圆郾授戒弟子李憨儿
猿郾牒得前件弟子，白月〈圆猿〉垂光，八寒谭〈圆源〉而是
幻。〈圆缘〉红
源郾莲出水〈圆远〉，悟生死之〔无〕余。〈圆苑〉，今则方驾牛
车〈圆愿〉，将辞
缘郾火宅。欲纲裂〈圆怨〉而须坚固，尘世出而坐宝华〈猿园〉。
远郾吾今睹斯直意，方施戒条〈猿员〉，仍牒知者，故牒。
苑郾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八日授戒弟子李憨儿
愿郾奉请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
怨郾奉请释迦牟尼佛为阿阇梨。
员园郾奉请弥勒菩萨为羯摩阿阇梨。
员员郾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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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圆郾奉请诸大菩萨为同学伴侣。
员猿郾授戒师主释门道真

（三）杂源怨员缘雍熙四年五月某日沙州三界寺授智惠花菩萨
戒牒

员郾南赡部州大宋国沙州三界寺授菩萨戒牒
圆郾授菩萨戒女弟子智惠花
猿郾牒得前件弟子，久慕胜因，〈猿圆〉志闻妙法，欲悟
源郾无为〈猿猿〉之教，先持有想〈猿源〉之心，是故六根净
〈猿缘〉而烦
缘郾恼尘消，一性真如〈猿远〉，轮回路息〈猿苑〉。伏恐幽关
有阻，

远郾执此为凭。事须给牒知者，故牒。
苑郾雍熙四年五月□日授菩萨戒智惠花牒
愿郾奉请阿弥陀佛为坛头和尚
怨郾奉请释迦牟尼佛为羯磨阿阇梨。〈猿愿〉
员园郾奉请弥勒尊佛为校授师。
员员郾奉请十方诸佛为证戒师。
员圆郾奉请诸大菩萨摩诃萨为同学伴侣。
员猿郾传戒师主都僧录大师赐紫沙门道真牒。
考释：

〈员〉南澹部州：澹，沙州《授戒牒》中或作赡，同意异写。
州，亦作洲。南澹部州梵语作 允葬皂遭俦，早期佛译为阎浮提。阎
浮，澹部州之树名，提，洲之意。《释氏要览》卷下载：“阎浮

提，又云剡部，即此洲名，在弥卢山南，故称南阎浮提。”① 玄

应《一切经音义》卷圆源以为：“赡部，树名也。旧经中或言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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